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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美术思潮对现实主义艺术教育的拓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术教育教学论文之三 

◆陆  猛 

（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伤痕美术思潮兴起于 20 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一般被视作是

对“文革”艺术模式的反思，向现实主义的求真传统回归，是思
想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今天讲授伤痕美术，应把握这类作品只
是对“三突出”“红光亮”“高大全”艺术模式的反叛，回归并对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进行拓展与深化。 

一、领袖与人民“心连心”的艺术拓展 
周恩来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其卓著功勋、崇高品德、

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1976 年至 1979 年，在
弥漫全国的哀悼、怀念与歌颂氛围中产生大量以“悼念周恩来”
为主题的艺术创作，是伤痕美术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红年的《送别》在宽银幕式构图中，突出自发参加送别总
理灵车的人群的“赶”、“挤”、“恸”。林岗、葛鹏仁的《万众心
相随》中，大面积阴冷的天空与长安街两旁翘望灵车的人群共同
营造出悲天恸地的氛围。高潮的《雨》以新奇的手法展现了驶过
长安街的某辆公交车上乘客的哀恸之情。夏培跃、简崇民的油画
《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以更具探索精神的构图，通过三个空间
层次的塑造，“使总理与人民心连心”的主题得到潜在又贴切的
表达。李天祥、赵友萍的《寒凝大地发春华》是举国哀悼周恩来
的的一个缩影。 

艾轩的《保卫》、蔡景楷的《真理的道路》、尹国良与张彤云
合创的《千秋功罪》均以“四五运动”为背景，描绘了保卫悼念
总理花圈的青年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无畏，讴歌了勇敢者追
求真理的坚贞与不屈。罗中立的《忠魂曲-记 1976 年天安门事件》
汲取“耶稣受难-下十字架”的图式，彰显出受难者的神圣精神。
闫振铎的《潮》采用象征主义手法，表现“受难者的鲜血汇成大
海”这一悲剧意象。 

“悼念周恩来”热潮中的伤痕美术作品，是对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艺术传统的拓展与深化。首先，领袖与人民“心连心”的主
题从重点描绘毛泽东到自发转向周恩来；其次，“悼念周恩来”
为主题的悲情性氛围在之前宣传画传统中未曾出现过，使全国人
民获得了一次宝贵的集体情感宣泄机会；再次，对“四五运动”
中的历史场景呈现，是现实主义求真精神的回归。 

二、“新英雄”形象的艺术拓展 
烈士是指那些在革命斗争、保卫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事业中及为争取大多数人的合法正当利益而壮烈牺牲的人员。
1979 年 3 月 31 日，中共辽宁省委为张志新（1930-1975）平反
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在她被公开平反之后，全国掀起了宣
传张志新的事迹、学习她的思想和精神的热潮。 

 刘宇廉、李斌和陈宜明合创的连环画《张志新》，以新闻报
道式的手法、诗歌式的语言与政论式的腔调，采用历史照片和画
像相结合的新颖方式，强化了现实主义艺术的反思与追问之力。
张红年的《发人深思》用独创的“意识流”画法，尽情展现张志

新在悲剧性命运中的孤独、坚强、热爱生活的一面，告诉每个人
在面对强加给命运的暗无天日有说“不”的权利与勇气。闻立鹏
的《大地的女儿——纪念张志新烈士》运用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
相结合的方法，将烈士受难的身体置放于开满各色野花的群山之
巅，体现了崇高、悲壮与优美相融的艺术意蕴。 

“学习张志新”热潮中的艺术创作是伤痕美术思潮的组成部
分之一。这一题材的风行与新英雄形象的深入人心，唤起了一股
人道主义的热情与强烈的悲剧意识，引发人们自觉对历史与当下
进行深刻反思。张志新作为“革命烈士”的英雄形象在 1949-1978
年的革命英雄谱系中未曾出现过，乃是对革命英雄谱系的新拓
展。 

三、“知青生活”呈现的艺术拓展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发生在“文革”期间，为了响

应和落实“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
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最
高指示，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到农村定居和劳动。张
绍城的《广阔天地新苗壮》、周树桥的《春风杨柳》与陈丹青的
《给毛主席写信》等作品将知青上山下乡的昂扬气势与美好感受
以醒目的形象、突出的主题与明快的风格表现出来，鼓动、制造
上山下乡的美好氛围与热烈的社会舆论，极富宣传感召力，是歌
颂知青上山下乡的代表性作品。 

“文革”结束之后，掀起了“知青大返城”热潮，部分有知
青经历的艺术家拿起画笔，创作出略带忧伤迷惘倾向的现实主义
作品，重新审视结束不久的知青生活，构成了伤痕美术的主潮。
王亥的《春》在反“主题化创作”“情节化叙事”中流露出一种
模糊但很浓厚的迷惘情绪。王川的《再见吧，小路！》描绘一名
女知青在告别插队生活，回望付出青春的土地而产生的眷恋与苦
涩交融的复杂情绪。张红年的《那时我们正年轻》通过非中心性
的叙事组合，充分突出知青一代忧伤、迷惘的精神面貌。作品《在
命运的列车上》运用意识流的手法，将两个素不相识的男女知青
在命运的列车上相遇、分离，有一种朦胧的爱情味道。陈宜明的
《我们这一代人》呈现男女知青们在冬夜中挤在一起相互取暖的
场景，在历史老照片的气息中将知青一代人的群像定格，尽管有
过困惑与苦涩，但仍然有对未来的信仰与憧憬。何多苓的《青春》
营造了一个“青春”融入荒凉的意象，是对知青岁月的纪念与告
别，使人在青春与命运、宇宙与生命、过往与未来的维度中产生
一种难以言述的忧伤诗意。 

这类创作也被称作“知青绘画”，主题是对知青生活的重新
审视与深切怀念。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拓展主要表现
在：实际生活不一定都是昂扬、火热的战斗性场景，也可以是略
带忧伤、迷惘的诗意呈现，丰富了社会主义现实艺术的创作题材。 

 




